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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旅印期间见到了 《法显传 》 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, 觉得这不仅是中国与南

亚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录的大事 , 也是佛学界和佛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 。

我们知道 ,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之一 , 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。他

是中国早期去印度求取佛经的代表人物 , 由于他的示范 , 才有后来玄奖等一大批舍身求

法者前赴后继 、可歌可泣的壮举和辉煌灿烂的业绩 。他回国以后撰写的 《佛国记 》 即

《法显传 》 一书 , 详细介绍了他巡礼西域的经过 , 记录了当时南亚一些国家的民风民

情和佛教发展情况 , 极具史料价值 , 是研究印度乃至南亚各国古代史的必读书 , 也为中

外史家广泛引用 。因此 , 法显不仅是中国人民 、中国佛教界的骄傲 , 也是世界人民 、世

界佛教界的骄傲 《法显传 》 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, 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。

所以 , 《法显传 》 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的出现在情理之中 , 意义也十分重大。

一 、关于 《法显传 》 的印地文译本

印地文 《法显传》 的书名为 《中国旅行家法显的游记 》 , 大犯 开本 , 简装封面加

塑料贴面 。全书 页 , 正文仅占 页 一 页 。其余 , 书名和法显巡礼路线图

各 页 , 又书名 包括作者和出版社 和版权各 页 , 目录 页 , 序 》 页 , 《导言 》

页 , 注释 页 。据版权页 “此书的第一版由卡西公民宣传联合会于公元 年出

版 。”① 年第二版 , 版权属于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 。

译者贾甘莫汉 ·瓦尔马在 年 月写的 《序 》 中讲述了他翻译 法显传》 的

经过 “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, 一名叫王慧②的沙门到卡西来学习梵文 , 尊敬的室利钱

德拉马尼 ③比丘让他到我这里学习梵文 。他在我这里一年多 , 教他学习梵文的同时我也

开始学习中文 。” “当王慧在我这里时 , 我就决心把中国旅行家的游记翻译成印地文 ,

如果有出版商要 , 我再把它译为英文。” 后来卡西公民宣传联合会要出版历史典籍丛

书 , 其中包括 《法显传 》 的印地文本 。“尽管从英文翻译很快就可以解除负担 , 但我还

① 卡西 , 古译迎尸 , 即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市 。说明 , 本文所有脚注均为笔者所加。

② 音译 , 原文 或 。

③ , 意译为吉祥月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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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觉得从原文翻译更合适 。” “翻译中我参考了玩 ①和 ②的英文译本 , 还有

￡ 的孟加拉文译本③。为此我很感激他们 。” “我的译文与英译本有很多不

同 , 因为我是尽量从中文原文翻译的 。在不少地方 , 我把相反的意见写在注解里 。” 由

此可见 , 译者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翻译这部著作的。他当时克服了多少困难 、耗费了多

少时间 、 研究了多少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。

他的长篇 《导言》 也很值得关注 。该 《导言 》 可分为三个部分 开头 、中间和结

尾 。开头先介绍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和法显的生平 , 结尾是对法显旅行路线的简要归纳 ,

中间则是根据 《法显传 》 的内容介绍法显的旅行经过 , 间或考证和发挥 。译者毕竟是

印度学者 , 熟悉印度的地理文物 , 因而有些考据是很有价值的 。

例如 , 法显在离开摩头罗国 马土拉 后来到僧伽施国 , 译者解释说

“僧伽施 城在法鲁卡巴德县 沙姆萨巴德区 ,

今名僧克西亚 。这里至今尚可见到一些寺院和塔的遗迹 。这里还有两根阿

育王石柱的遗迹 , 其中之一的上面雕有大象 , 这雕象也在这里被发现 。” 再如 , 法显

传 》 是这样介绍巴连弗邑 华氏城 的 “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。城中王宫殿皆使鬼

神作 , 累石起墙网 , 雕文刻镂 , 非世所造 。” “塔北三四百步 , 阿育王本于此作泥梨城 。

中央有石柱 , 亦高三丈余 , 上有师子 。柱上有铭 , 记作泥梨城因缘及年数 、 日月 。” 对

此 , 译者介绍 “巴连弗邑 的废墟在今巴特那附近拉特那 ·塔塔先生花园

发掘出土 , 目前仅显露一小部分 , 其余部分仍掩于土下 。” “应当说 , 阿育王为建造宫

殿从很远的国度请来工匠 , 其中有从伊朗 、希腊来的·, ·…所以旅行家们把它们说成是鬼

神建的。” “旗陀罗 ·岌多以华氏城为都 , 此城自那时起不断繁荣 。到梅陀罗 ·岌多的

孙子阿育王时代 , 那里建立了许多宫殿 , 特别是寺庙和塔 。至于泥梨城 , 至今不知在何

处 , 很有可能是阿育王坂依佛教后的单独居所 。”

再看正文的翻译情况 。总体看 , 翻译是相当准确的 , 但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汉文版

本问题 , 二是他对汉语的理解问题 。正如译者所说 , 他在正文里加有一些脚注 , 而这些脚

注中有些是针对英文译本提出不同意见的 。但问题是他提出的意见往往是不对的 。先说第

一个问题 , 由于他所依据的版本④没有经过多方校对 , 难免出现歧义 。例如 , “于闻国 ”

一节说 “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 ” , 英译本正 , 而他则译为 “其国中四大僧伽蓝 ” , 并注释
说 “原文为四 ”, 误 。这就是版本问题 , 凡是写为 “四大伽蓝 ” 的 , 应当是出自 《大正

藏 》 或 《高丽藏》 本自 《赵城藏》 而另外一些版本 , 如 《万寿藏》 、 《毗庐藏》 、 《圆

觉藏 》 、 《资福藏 》 、 《债砂藏 》 本则写为 “十四大伽蓝 ”。据前后文推测 , 当为 “十四 ”⑤。

① 晚 翻译的 《佛国记 》 年出版于牛津 。

② 的 《佛教朝圣者法显宋云中国印度旅行记 》 年出版于伦敦 。

③ 年以前就有 《法显传 》 的孟加拉文译本 , 这是首次听说 。

④ 据译者 《序 》 , 他所依据的版本是附在玩 的英文译本之后 。

⑤ 参见章翼先生 《法显传校注》 第 页 ,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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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说第二个问题 。译者虽然细致认真 , 但毕竟汉文水平有限 , 又难免引出歧义 。如 “陀历

国” 一节说 “九译所绝 , 汉之张赛 、甘英皆不至。” 对于 “九译 ” , 译者采取了音译的做

法 , 写作 “这在 州 中提到 , 张赛和甘英没有到过这里 。” 注释说 “原文九译的意思是

国̀家扩张的记载 ' , 但玩 译为 甲 即九个翻译的记录。” 显然 ,

两种翻译都不对 , 都是因为不知道 “九译 ” 的真正含义造成的。九译 , 汉魏古籍中提到

中外交通时常用 , 又作 “重九译 ”, 字面的意思是经过九重翻译才能懂得那里的语言 , 九

是极数 , 引申为 “极其遥远”。通常用的都是引申义 , 法显传》 也是。再如 “弗楼沙国”

一节 , 原文说 “慧应在佛钵寺无常” , 英译本解 “无常 ” 为死 , 正。而印地文译者解作

“状况变坏” , 误 。译者注释说 “在中文原文里 , 意思是指状况变坏 。玩 等人由于没

有理解而把它译为死。” 显然他不知道这里的无常是佛家语 的意译 。

类似的问题还有 , 但尽管如此 , 这仍然是一个较好的译本 , 为印度学者开展学术研

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。

二 、 关于 《法显传 》 的尼泊尔文译本

首先声明 , 笔者不懂尼泊尔文 , 之所以在这里谈这个译本 , 是因为尼泊尔文中有大

量梵文和印地文词汇 , 勉强可看出些眉目。

《法显传 》 的尼泊尔文译本是 年由锡金建设出版社出版的 。书题为 《法显所

撰佛国记 》 , 译者为巴德利 ·纳拉扬 ·普拉丹 。此书简装

开 , 比之印地文本略显简陋 。全书除封面外 , 有文字的书页共 页 , 正文 页 , 英文

本原序 页 , 译者序 《该书的历史意义 》 页 ,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写给译者的授

权通知书 页 , 书名和版权各 页。

从使馆文化处写给译者的信可知 , 译者曾于 年 月写信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,

提出翻译事 , 使馆文化处于 年 月通知其获得翻译许可 , 被许可的英文译本是李

荣熙先生翻译的 , 由中国佛教协会于 年印制 。李译的标题是 。

。

从译文看 , 译者只是翻译 , 除了一篇序言外没有做更多的事 。在序言 《该书的历

史意义 》 中 , 译者首先介绍他所依据的英文译本 , 说它是为纪念佛陀涅架 周年

由陕西佛教研究所李荣熙先生译为英文的 。认为 《法显传 》 对于五世纪初期印

度的社会状况和佛教传播情况作了描述 , 对于印度 、中亚 、巴基斯坦 、尼泊尔 、斯里兰

卡及东南亚人民的文化水平 、文明程度作了精彩回忆和记录 。接着谈到法显访问印度的

时代背景 , 以及法显在印度到过的主要地点的情况 。然后又谈到中印文化交流 , 谈到鸿

摩罗什对佛教传播的贡献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 。


